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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所谓和亲，指的是两个民族、国家或政权的首领之间基于和

平目的的联姻。以和亲故事为题材的剧作，笔者称之为和亲剧。自

古迄今，和亲故事一直都是中国戏剧创作的热门题材。据笔者掌握

的资料，中国以和亲为题材的剧作约五十部。1[①]过去人们往往从

政治和民族的视角审视这些剧作，而对其中蕴含的性别文化多有忽

略。从某种意义来说，性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，在很大程

度上决定了社会文化系统的运作和意义。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，和

亲剧对性别符号的设置和表述，往往非常复杂，一些足以成为本质

的内容反而极易被遮蔽、被遗漏，是反思、建设民族文化所不能缺

少的。本文将从性别的角度重新解读和亲剧，以便更为全面、深入

地把握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状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从人到神与男性病态的文化人格

  

    元明清三代，和亲剧共 18 种，现存 7 种。除了藏戏《甲莎

白莎》演唐朝文成公主和亲事，其它 6 种都是昭君戏，2[②]这些作

品在汉民族封建父权文化的语境中塑造了一个女神形象，昭君由人

到神的转化潜涵着深刻而丰富的性别意蕴。  

在剧中，昭君的女神形象主要是通过四个环节树立起来的：

一，转世。《汉宫秋》中，昭君降生时，母亲梦见月光入怀。《和

戎记》中，汉帝征选正宫，安国侯夜观天象，发现太阴星落在了昭

君生长的越州。太阴乃月亮的别称，是后妃的象征物，说明昭君是

月神转世，生来是要做皇后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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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，幽闭。昭君品貌双全，才艺兼擅，是后妃的不二人选，汉

帝却误信毛延寿，将她罚入了冷宫。《汉宫秋》和《吊琵琶》中，

昭君虽然孤闷，却并无怨尤。《和戎记》中，昭君痛恨奸佞，日日

怒骂毛延寿。可见，昭君身受冤屈，却不纠缠于个人的得失，显示

出不同凡俗的品格。正如伟人要经受苦难的磨砺和考验一样，幽闭

冷宫是昭君成长历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。 

三，出塞。对待出塞，六部戏中昭君的态度各有不同，《汉宫

秋》中，被发现后的昭君集三千宠爱于一身，尽心服侍汉帝。单于

兵临城下，昭君主动请行，并在汉胡交界投江，实现了“既蒙陛下

厚恩，当效一死，以报陛下”的誓言。《和戎记》中，冒名昭君的

宫女萧善音被毛延寿点破身份，单于再次发难。为“保全万载之

邦，救万民之难”，昭君上表自请出塞。在塞外，昭君提出三项条

件，单于一一答应，写降书，交出玉印，并斩杀了毛延寿。完成使

命的昭君托土地神幻化的白雁传书汉帝，跳江殉夫。《吊琵琶》

中，昭君怨汉帝“不能庇一妇人”，但还是以身赴难，跳水自尽，

表明了绝对的忠贞。《昭君出塞》、《昭君梦》和《琵琶语》中，

昭君未浴皇恩，即奉旨出塞，并不情愿，但又无力改变，心中既怨

且悲，怨的是奸臣，悲的是红颜薄命。不管是无怨无悔，还是心存

怨尤，昭君都心系汉帝，为他奉献了自己，并无本质的分别。 

四，归汉。出塞后，昭君痴情依旧，生死不渝。《汉宫秋》

中，昭君在汉帝的梦里逃回汉宫，表达了深深的依恋；《和戎记》

中，昭君魂游旧地，请求汉帝迎娶妹妹，让妹妹完成她未竟的事业

——服侍汉帝。《吊琵琶》中，昭君一灵不散，跋山涉水，只为与

汉帝相见。《昭君梦》中，昭君得神魔帮助，梦回汉宫，向汉帝倾

诉衷情。《琵琶语》中，王母令青鸟和东方朔设计救助，昭君全身

而退，羽化成仙。《昭君出塞》只写到入关，但还是预言了昭君将

来的梦归。形式不同的回归把女性的痴心和忠贞表现到了极致。 

由上可知，剧中神化昭君的方式有三种：1，赋予昭君神性品

格。昭君集美貌、品德与才艺于一身，温顺、忠贞，以充分满足汉

帝的愿望，保全汉帝的利益为己任，生前保家卫国，死后仍痴心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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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，境界之高大大地超越了芸芸众生。必须指出的是，昭君融合了

男女两性的特质。一方面，她拥有女性的身体和才情，绝色倾城，

柔情脉脉，又精于丝竹和女红；另一方面，在国家危难之际，她以

柔弱的双肩挑起了家国的重任。她上表请命的方式、倾力为君分忧

的品格、以死效忠报恩的刚烈、留名青史的观念等都带有浓厚的士

大夫色彩。显然，昭君被塑造成了阴阳同体的双性人。2，神化昭君

的出生与结局，让她成神登仙；3，穿插灵异情节。既有神性品格，

又身占仙籍，昭君超凡入圣，光彩四射。明清以来，昭君戏盛演不

衰，多数剧种的昭君戏都出自《和戎记》，而《和戎记》恰恰是神

化昭君最为用力的作品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昭君戏的创作和演出，

实际上是父权时代一场历时久、规模大的造神运动。清代小说《二

度梅》和同名剧作中，陈杏元在和番路上入昭君庙哭诉，跳崖自

尽，昭君显灵相救。可见，昭君真的成为人们心中的一尊神。 

昭君为何兼具男女双性的特质？在剧中，昭君是月神转世，月

与日相配，日属阳，月属阴。按照传统的阴阳观念，阳主阴从，阳

强阴弱。阳为天、为君、为父；阴为地、为臣、为母。出生伊始，

昭君就被纳入了宰制与受制的两性权力结构。汉帝、单于和毛延寿

对昭君具有生、杀、予、夺的力量，总是主宰、改变着她的命运。

汉帝和昭君是夫妇，又是君臣，纠结着男女情爱与君臣之义，主要

体现为与生俱来，生死不变的恩义关系。她温柔多情的一面能极大

地满足汉帝对情爱的需要，而刚烈果敢的一面又为他支撑了将倾的

大厦。无条件地为汉帝奉献、牺牲，是昭君存在的主要方式，也是

她立身为人的价值所在。很显然，父权和皇权联手实施性别统治，

昭君成为服务于汉帝的机器。要充分发挥工具作用，就必须兼具男

女两性的德行和才能，这就是昭君双性同体的实质。《和戎记》中

多次提及汉帝封后，夫妻二人“同掌山河”，不过是一句空话而

已。 

昭君为何会登上神坛？神化昭君，是父权文化给予的奖励和补

偿，昭君也因此具备了榜样的力量，因而能教化众生，无形中强化

男性的主体地位。同时，也不必为昭君的悲剧命运负责，巧妙地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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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了责任。可见，把昭君推上神坛是封建父权的需要，与神化关

羽、岳飞本质上并无二致。 

昭君之外，剧中的男性也值得探究。先说说汉帝，对昭君，他

随意地剥夺、索取和给予；对毛延寿，他却无力控制，先是被其谎

言牵着鼻子转，继而又被他逃脱，酿成了更大的灾祸。面对单于的

威胁，他手足无措，先巴望着文臣武将献计出力，继而恐慌、担

忧、叹息，接着责骂满朝文武，献出了自己的女人。再看看大臣

们，《汉宫秋》中，尚书令五鹿充宗和常侍石显除了劝说汉帝拱手

让出昭君，无所作为。《和戎记》中，安国侯夜观天象之才只用于

选美；平王刘宣带兵迎敌，大败而归；东平王的安国之计是另选美

女冒名昭君出塞；《吊琵琶》中，文臣们无退敌之策，却大写应制

诗送昭君和番。还有昭君之父，每次当女儿遇到困难，陷入危机，

他无力，也没有试图救助。可见，无能、平庸、自私、软弱、缺乏

责任心、不敢担当是剧中男性群体的共同特征。更重要的是，除了

《吊琵琶》，多数作品对这些男性流露出同情、怜惜，甚至是肯定

的态度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作为男性的代表和父权制的主宰，这些人

物是以男性为主体的作者、艺人和观众集体想象、创造出来的，寄

寓着人们的认识、评判和愿望。他们对汉帝君臣的态度不仅取决于

对皇权的崇拜，也投射了一种弱者的自恋心理。一方面，封建宗法

制催生并长期强化着男性的优越感，使他们自尊自大；另一方面，

宗法统治在赋予男性对女性绝对支配权的同时，又使他们从属于家

族和朝廷。面对无法逾越的族权和皇权，男性常常发现自己的渺

小。而且，北宋以来，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瓦喇等民族先后攻打、

统治中原，使他们感受到自身的弱小。自尊与自卑的矛盾导致了一

种病态的自恋心理，这种心理非常自然地融入了作品。在剧中，男

性遭受来自同性的威胁时，往往毫无自信，束手无策，既不能保全

自己，也无力庇护亲人。然而，他们不必付出，也无需承担责任，

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昭君的奉献和牺牲。汉帝始终掌控着昭君的精

神世界，甚至是死后的魂魄。他总是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，摆出一

副无辜受屈的样子，习惯于把责任推给别人。而昭君却将男女两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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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社会责任一肩承担，不遗余力，无怨无悔。如此种种都潜含着创

作者对自我的关注和怜爱、对自我力量的幻想、不敢担当的怯弱、

缺乏责任心的自私等等。无需讳言，病态的自恋、自卑曾经是汉民

族男性文化人格中的一部分。作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者，男性的无

力、无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父权文化的孱弱。 

由上可知，昭君从人到神的转化不仅揭示了父权文化消解女性

自我意志，强化性别统治的策略，也暴露了男性病态的文化人格和

父权文化软弱无力的一面。作为女性的典范，昭君的形象浓缩了汉

民族封建父权时代人们对女性性别内涵的体认，这一体认有两个关

键词：顺从和奉献。发人深省的是，女性的顺从和奉献并未成就男

性的健全与强大。 

  

           从逆女到圣女与性别政治的策略 

  

据笔者搜集的资料，上个世纪公开发表或演出过的和亲剧共 24

种，郭沫若的话剧《王昭君》和顾青海的话剧《昭君》是较早的两

种，其它作品都问世于建国后，田汉的话剧《文成公主》和曹禺的

话剧《王昭君》影响最大，许宝驹、江蛰君、张步虹和郑怀兴等人

的剧作或以田剧和曹剧为母本，或在古代昭君戏的基础上吸收民间

传说改写而成，鲜有突破。3[③]郭、顾二人把昭君改写成叛逆，田

汉等人则把民族团结的重担放到了女性柔弱的肩上。从反叛王权和

父权的逆女，到回归主流秩序的和平使者，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什

么？导致转变的原因又是什么？笔者将予以分析。 

郭剧写于 1923 年，在五四语境中描写了一场两性之战，六个人

物按性别分成两大阵营。昭君抗拒着所有企图控制她的男性，怒责

汉帝：“你今天不喜欢我，你可以把我拿去投荒；你明天喜欢我

了，你又可以把我来供你的淫乐，把不足供你淫乐的女子又拿去投

荒。”
[1]
汉帝留恋昭君美色，欲令人顶替，但她决不从命。由此，

她成了一个“彻底反抗王权”的“女叛徒”，“‘出嫁不必从夫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厦
 门
 大
 学
 图
 书
 馆

的标本。”
[2]
与郭剧相比，顾剧中的两性关系较为复杂。昭君在大

漠与可汗相爱，六年后可汗意外早逝，昭君也抑郁而终。匈奴意欲

南侵，昭君魂归汉宫报信。病体怏怏的汉帝调戏昭君，昭君悲愤难

遏，与汉帝正面交锋，控诉他的罪恶，思想意蕴与郭剧一脉相承。 

两剧中的性别之战结局如何？毫无疑问，男性失败了。郭剧

中，汉帝从皇宫出走，感叹“我们在女人面前，彼此都是赤条条

的。”
[3]
顾剧中，奄奄一息的汉帝在昭君的痛骂声中挣扎着死去，

毫无尊严。男性的失败是否昭示了女性的胜利？郭剧中，昭君无视

从父、从夫的性别制度，宰制与受制的两性权力结构豁然断裂。但

解构之后，昭君未能完成主体地位的确立。她表达的主要是受压迫

者的觉醒与愤怒，主体意识处于混沌之中。郭沫若曾指出衡量女性

解放的两个标尺，一是“男女的彻底的对等”，一是“一切的妇女

都和男子一样得以发挥她们的才能。”
[4]
显然，女性仅向胜利迈出

了第一步。顾剧中，昭君离开故国后一直悲伤流泪，担心“从大汉

宫里做奴隶，又搬到可汗手里做奴隶。”
[5]
然而，威严的可汗却变

成了温柔的情人，脱下外衣替昭君裹上，要教她骑马，又好言劝

慰，决心好好保护她，还断然拒绝了汉帝换回昭君的要求。可汗打

动了她，两人你怜我爱，度过了六年幸福时光。很明显，昭君具有

比较鲜明的女性意识，得到了爱怜和尊重，与可汗的关系趋于平

等。与郭剧相比，顾剧中的女性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些。

为什么郭剧中觉醒的女性不能取得胜利？郭沫若曾指出创作该

剧是为了主张女性的权利，呼吁女性的觉醒。在他看来，女性的解

放斗争包括“性的斗争”和“阶级的斗争”两个阶段，女性“经过

了性的斗争之后，还要来和无产的男性们同上阶级斗争的战线”，

因此，“女权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别动队”。
[6]
这些女权论说是五四

启蒙思想的一部分，主要来自西方启蒙时代的天赋人权理念和十九

世纪自由主义的女权思想，前者以男性作为全体人类的代表，女性

被排除在权力主体之外，后者则根本漠视性别的差异。先天性的不

足导致了以男性为标准的女性解放理念，而女性的性别内涵成了一

个盲点。而且，启蒙者倡导女性解放，主要是希望联合女性的力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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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封建父权制，建立强大的国族，故而多从国族的视角思考女性

的解放，缺乏女性立场的生命关怀。因此，郭沫若刻意表现女性的

呐喊与反抗，却没有思考出走后的女性会怎样？这不仅是某一个

人，或某一部作品的不足，也是五四启蒙话语的不足。 

顾剧创作于 1934 年，五四的热潮已退。他显然思考了郭沫若疏

忽的问题，能站在女性的立场设想昭君的命运，因此，他笔下的昭

君具有女性自身的生命意识，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。遗憾的

是，面对内忧外患交困的现实，女性立场的生命关怀未免有些不合

时宜，他很快回到了国族的立场，没能进一步思考如何女性的主体

地位。女性的立场使该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郭剧的不足，但立场

的转移又使得剧作最终没能完成对郭剧的超越。 

建国后的二十多部和亲剧中，反叛的女性收敛了锋芒，变成了

道德完美的圣女。曹剧中，达成父亲的遗愿是昭君自请出塞的一个

重要原因。父亲死于边关，生前托人带信说：“塞外的人想和好，

塞内的人也想和好。可是长久和好，并不容易，要有人做。”
[7]
郑

怀兴的汉剧《王昭君》中，和亲路上的老卒和秀女张小芳的父亲对

和平的期待不仅强化了昭君的使命感，也令人深深感受到昭君责任

的重大。田剧中，唐太宗为了“利乐那儿的百姓，巩固唐蕃亲好，

屏藩大唐的西陲”，
[8]
将女儿远嫁绝域。公主深深理解父亲，欣然

从命。可见，父亲的意愿代表着国家和百姓的意愿，不容违逆。初

到塞外，昭君和公主面临着共同的困境，因为大臣蓄意的阻挠和破

坏，君王对她们半信半疑。她们捧出了赤诚的心，以德报怨，沉着

应对，终于挫败阴谋，大功告成。可见，女性的付出必须得到男性

的接纳和确认才能最终实现其价值。整个和亲事件始于父亲的决定

或嘱托，成于丈夫的认可，和亲的成功使女性回归了社会的主流秩

序。 

女性的回归恢复了宰制与受制的两性权力结构，这一结构包括

了两组权力关系，一是父亲和女儿，一是丈夫和妻子，女儿和妻子

不仅要服从父亲和丈夫，还要为他们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男性对

女性的宰制，女性对男性的顺从都有崇高的理由，那就是为了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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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百姓。以国族的名义打破的两性权力结构又在国族的框架内得到

了重建，男性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稳固。 

叛逆的女性为什么要回归？一方面，1949 年以后，父权制以新

的形式延续，五四话语中的女性解放理念失去了存在价值；另一方

面，为了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，促进国族的建设，妇女必须走出家

庭。新政权以法律的形式给予了女性解放的承诺，女性不必抗争就

能获得平等的权利。然而，这一承诺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女性应该

向男性无限靠近，获得他们的认同，曾在现实生活和各类作品中大

量出现的“铁姑娘”就是女性向男性趋同的产物。与此不同的是，

和亲剧并没有简单地取消女性的身体特征，而是赋予女性诸多美好

的德行，让她们通过道德的自我约束和完善得到父亲和丈夫的认

同。她们志存高远，深明大义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远嫁异

域是她们自愿的选择。面对困难，她们果敢坚毅、百折不挠；对待

夫君，她们多情而温顺，全心全意；对待百姓，她们宅心仁厚，处

处播撒爱的种子。通过无条件地奉献自己，她们成为圣女。 

可知，这些剧作是文艺对性别政治策略的回应和诠释，父权文

化的冷酷与虚伪昭然若揭。有人会问，谋求和平既符合历史规律，

也维护了人民（包括女性）的利益，何过之有？其实，问题不在和

亲本身，也不在和亲是否出于自愿的选择。还是先读读刘细君的

《悲愁诗》吧：“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穹庐为

室兮旃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居常土思兮心内伤，愿为黄鹄兮

归故乡！”
[9]
汉武帝时，江都王之女刘细君远嫁乌孙，为汉朝联合

乌孙牵制匈奴做出了贡献。然而，这并不妨碍细君拥有丰富的生命

体验和情感世界。诗中满含着主人公不能主宰自我命运的悲怨，远

离亲人的忧伤，重回故园的渴盼，还有迥然相异的自然环境和生活

习惯，以及这些差异带来的困扰等等，这才是女性内心的真实。然

而，在剧中，以上种种都被遮蔽了。一方面，父权制，无论旧或

新，关注的往往是权力、秩序和国家意志，试图建立大一统的民族

国家，以巩固其统治。另一方面，父权制又要披上温情脉脉的面

纱，树立其美好的形象。因此，这些剧作不仅对女性的伤痛视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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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，反而把她们的牺牲当作一种光荣，将花环套在女性的伤口上，

然后载歌载舞。在集体的狂欢中，性别政治的真相被湮没，女性再

次消解为“零”，成为空洞的能指。 

由上可知，二十世纪和亲剧中的女性，不管是逆女，还是圣

女，都被抽空自我，成了一具空壳。与元明清三代的和亲剧相比，

剧中的两性权力结构并没有质的改变，圣女和女神在本质上是一样

的，都在父权的宰制下丧失了主体性，自愿服从，并服务于男性的

需要与利益。总之，自元代到二十世纪，和亲剧的性别文化没有取

得突破性的进展。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从爱的哲学到双重主体与情感的力量 

  

随着新世纪的到来，和亲剧的创作出现了显著的变化。已问世

的 9 部剧中，多数是老调重弹，但林少鹏的歌仔戏《两国皇后》

4[④]、张平的歌剧《昭君》5[⑤]和彭长虹、吴霜合写的歌剧《文

成公主》6[⑥]却以爱的哲学为基础设想两性及其关系，建构了双重

主体的两性权力结构。这一新变是否标志着和亲剧的创作已突破前

人的局限，实现了性别文化的飞跃，这是笔者思考的问题。 

这三部剧作具有两大共同特点，首先，促成和亲大业的因素是

共同的。《两国皇后》演狼牙斯坦国王妃冒名公主和亲的故事。为

给战死的父兄报仇，保住丈夫的江山，赵玉兰毅然远嫁，欲行刺敌

国国王孟飞皇，但后来却被飞皇打动，不仅放弃了报仇，还和他成

了恩爱夫妻。十六年后，她和飞皇生下的公主去狼牙斯坦催收贡

品，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和同母异父的哥哥双龙相爱。玉兰立即和

飞皇赶回祖国，解决家庭危机。最后，玉兰、飞皇和双龙母子、父

子相认，两个敌对的国家也尽弃前嫌，和平共处。《文成公主》

中，公主和松赞干布在宫殿盛宴上一见钟情，愿意远嫁高原。松赞

和公主息息相通，是公主精神上强有力的支撑，本教大臣父子的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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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、珠玛的爱恋都不能令他动摇。李将军一直深爱公主，为保护公

主奉献了生命。珠玛是本教大臣之女，她听从父亲的安排，准备毒

死公主，但关键时刻幡然醒悟。对苍生的大爱战胜了狭隘和阴谋，

拯救了有罪的灵魂和这个世界。《昭君》中，昭君自请出塞，主要

是出于对单于的爱情。单于来长安议和，和昭君在掖庭邂逅，因相

互吸引而相爱。汉帝因昭君身份低贱，不欲应允，单于却称心如

意，促成了婚事。昭君辞行时，汉帝意欲挽留，单于和昭君都以守

信为由坚决拒绝。两人策马并行，同赴大漠。单于之弟呼图不听昭

君劝说，发动叛乱，战败后仍誓不悔改。单于欲杀呼图，昭君及时

赶到，凭一腔热诚感化呼图，兄弟俩握手言和。很显然，在三部剧

作中，促成和亲大业的不是朝廷的命令，也不是父亲的意愿，而是

深挚的情感产生强大的力量，战胜了一切困难。 

其次，剧中的两性关系具有共同性。《两国皇后》中，飞皇原

本野心勃勃，爱上玉兰后几乎脱胎换骨，无条件地包容、成全、支

持她。尽管玉兰和亲是出于无奈，但最终接受飞皇，和他相守一

生，却是自愿的决定。他们有各自的权利和责任，谁也不试图支配

谁。从家庭危机的解决到两国仇恨的冰释，他们始终同声共气，最

终使自己和亲人都获得了幸福。《文成公主》中，四个年轻人都有

权自已选择和决断，松赞和公主彼此信赖，李将军全力相助，珠玛

最终醒悟，挫败了父亲的阴谋。为完成和亲大业，他们都勇于付

出，即使是生命也在所不惜。《昭君》中，从和亲到平叛再到和平

的最终实现，昭君一直和单于并肩携手，凭借情的力量创造了奇

迹。可见，该剧通过弘扬情的力量，体现了一种合作互补、平等双

赢的两性关系。两性之间相互依存、补充，不再是宰制与受制的关

系，两性权力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 

与以往的和亲剧相比，这三部剧作有三大不同：一，不是通过

女性奉献自己来换取和平，主要靠情的力量解决各种矛盾，完成和

亲大业；二，女性不再是附属于男性的工具，而是独立的存在。她

们有表达和决定的权利，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尊严，具备相当强的

主体性；三，面对问题和困难，两性合力应对，很难区分他们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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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的作用更大，因为他们已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。可以

说，该作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两性权力结构，男女双方都是主体，没

有主从之分。很显然，本世纪和亲剧的性别观念进步了，女性的权

益、价值和主体性得到了尊重。然而，这三部剧作并没有在性别文

化的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问题出在过分夸大了情的作用。在

剧中，情不仅能战胜恐惧、贪欲、阴谋和仇恨，还高蹈于社会律法

之上，超越了民族、国家、阶级和性别的界限，简直是无所不能。

从某种意义来说，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实际也就取消了问题。剧中双

重主体的两性权力结构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构建的，具有太浓厚的理

想色彩，缺乏足够的力量，可视为对两性未来的憧憬，但对如何解

决两性问题，真正实现性别的平等没有实质性的帮助。 

为什么书写者视情为解决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？这是由书写者

爱的哲学决定的。作为这三部剧作的思想基础，爱的哲学是书写者

对情的体认和把握。书写者体认的情包括了爱情、亲情和悲悯之情

等，爱有小爱、大爱之分。他们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两点：一，情具

有神奇的超越性，能产生巨大的能量，净化人心，陶冶人性，塑造

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人格，从而改变整个社会。二，重情就是惜

福，只有惜福，才能获得幸福。可以说，这就是爱的哲学。 

爱的哲学并不是林少鹏等人的首创，而是对传统情文化的继

承，也受到了西方博爱观念的影响。传统情文化源远流长，晚明时

期，个性解放思潮强化了重情、尊情的观念，汤显祖的“至情论”

和冯梦龙的“情教论”影响最大。他们从情本思想出发，张扬情超

越生死和教诲众生的作用，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女性追求情爱，张

扬个性的权利。到了清朝，情的超越性和女性的价值得到进一步肯

定。蒲松龄通过《连城》、《宦娘》和《瑞云》等作品弘扬了一种

为两性共享的能超越美丑和生死的知已之爱、精神之爱，而曹雪芹

则在《红楼梦》中表现出了一种以尊重和关爱女性为核心的平等精

神。可见，传统情文化肯定生命个体的尊严和价值，已初具性别平

等的意识，对后世人文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然而，它的

局限也是不可忽视的。情文化往往强调情的超越性，而忽视了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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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性。人是情的主体，情通过人来改变社会。人兼具自然和社会

双重属性，是种族、等级、阶级、性别等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

产物。除了情，观念、制度与规则等对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，

这就决定了情绝不是万能的。毫无疑问，情对人的影响力被夸大

了。 

通过《牡丹亭》、《情史》、《聊斋志异》和《红楼梦》等作

品的传递，传统情文化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。当书写者为各种社会

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时，传统情文化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，包括它

的精华和不足。以此为基础，书写者形成了自己的情爱观。一方

面，爱的哲学肯定女性的权利和主体性，弘扬女性的生命价值，推

动了性别观念的进步；另一方面，又夸大了情的力量，造成了和亲

剧性别文化的局限。 

综上所述，从性别文化来看，和亲剧的成就是有限的，探究原

因，归根结底是性别立场的问题。以往的和亲剧大多把和亲写成了

一种简单的交换，女性没有自身的生命意识，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

父权文化语境中缺乏女性立场。时至新时期，随着相关法律政策的

制定和文化的多元化，性别观念进步了，性别理论也不断花样翻

新，但对性别意识和立场的关注仍远远不够。如何树立女性立场？

怎样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实现女性的权利、价值和主体性？这些问题

实际上都处于混沌状态，导致本世纪和亲剧的创作未取得突破性的

进展。上述问题都是根本性问题，如果不弄清，女性的权益、性别

的平等都将成为空谈，和亲剧的创作也不能取得真正的突破。 

  

注释： 

[①]笔者所见有限，实际上存在的和亲剧肯定不止这个数目。这些

作品有剧本存世的共 37 部，鉴于篇幅，不能逐一介绍。另外，元杂

剧《隔江斗智》、明传奇《锦囊记》和京剧《龙凤呈祥》等演刘备

招亲事，孙权嫁妹原为美人计，并不出于和平之目的。汪廷讷的传

奇《种玉记》第 17 出《妃怨》穿插昭君和亲事，清代石琰的传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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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二度梅》和龚啸岚等整理的同名汉剧等亦有和亲情节，但剧作并

不围绕和亲事件展开，故上述剧作皆不列入和亲剧范畴。 

[②]文中对古代昭君戏的介绍和引用所据版本分别为：元马致远

《汉宫秋》，臧懋循《元曲选》本；明无名氏《和戎记》，《古本

戏曲丛刊》（第二集）本；陈与郊《昭君出塞》，沈泰《盛明杂

剧》本；清尤侗《吊琵琶》与薛旦《昭君梦》，邹式金《杂剧三

集》三十四卷本；周乐清《琵琶语》，载《补天石传奇》，南京图

书馆藏清道光刻本。 

[③]许宝驹《文成公主》（昆剧），北京出版社，1964 年；江蛰君

《王昭君》（扬剧），载《江苏戏剧丛刊》，1983 年；张步虹《文

成公主》（越剧），载《巾帼集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95 年；郑

怀兴《王昭君》（汉剧），载《剧本》1999 年 11 月。 

[④]林少鹏是闽南地区为民营剧团写戏的青年女作者，《两国皇

后》创作于 2000 年前后，曾盛演于闽南地区，并由厦门卫视录制并

播出。笔者收有该作的打印稿，戏剧研究网地方戏研究专栏亦收有

此剧。  

[⑤]张平《昭君》，《当代戏剧》，2004 年第 1 期。 

[⑥]彭长虹、吴霜《文成公主》，解放军出版社，2006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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